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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国是诗的国度，诗的奥秘历来为人所乐道，而诗的艺木真谛

又往往在可谈与不可谈之间，这正是诗评诗话、千言万语，而未足

穷其情，诗学美学、层出不穷，终难尽其意。此古今作者所以各有一

得也。

    人之会心，或囊括宇宙，或隐入针锋，灵犀脉脉，若相问答。行

需为学多方，长于分析，每触类而旁通，遂游刃于群艺，尝倡边缘之

学;举凡音乐、绘画、宗教、哲学，，思维所至，莫不成其论诗之注脚。

本书上编盖由浅入深，沿波以探源;下编则青山历历，峰峦自见。仿

佛两条坐标轴构成一幅坐标图，交辉映照，互力表里。话固不可以

若是其几也，譬喻又总是破足的，不知其可耶非耶。

    多年来行需时叩我柴扉，每纵谈终日，乐而忘返;盖习以为常，

亦性之所近也。今行需有论集新成，行将问世，要领具见自序中，又

更属我作数语，因欣然命笔，聊为开卷之补白。

                林 庚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于燕南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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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对诗歌艺术的把握，不重细密的分析，而重总体的品

鉴。把握的方式是直观的、印象的、顿悟的。“郊寒岛瘦”这四个字，

不知被多少人引用过。若问:何谓“寒”?何谓“瘦”?说这话的苏东

坡本人也未必能作出精确的回答。他只是把自己对孟郊、贾岛这两

位诗人的总体感受说了出来，其中的意味要靠读者自己去体会。敖

陶孙说:“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风流

自赏。”什么叫“气韵”?怎样是“沉雄”?说曹植“风流”倒还好理解，

为什么又是“自赏”?这些问题可以在比较中意会，而难以讲得清

楚。中国传统的诗歌艺术研究大抵是这样，以三言两语说出自己的

感受，如同朋友间的对床夜语，只求心灵的启迪，而无意于逻辑的

实证;注重直观的感受，而不甚注意建立理论体系。

    传统的方法自有其长处。艺术不等于数学，艺术分析不能达到

也不必追求数学计算的精确性。审美判断以审美感受为基础，而审

美感受的主体应当有较高的悟性。建立在感受的基础上、靠妙悟作

出的审美判断，往往比套用某种理论模式演绎出来的结论更能引

起别人的兴趣和共鸣。然而传统方法也有其不足之处。总体把握

需要细密的分析作为补充，艺术品鉴应当示人以可供捉摸的关挟，

不能总是给人一个浑沌。

    那么诗歌的艺术分析依据什么呢?我想首先就是诗歌语言。当

然，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各种文学体裁都离不开语言。但小说、戏曲

还有故事和人物，诗歌(抒情诗)连故事、人物也没有，它唯一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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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的就是语言。一首五绝给了读者什么?不就是四五二十个字

所组成的几句话吗?不管怎样分析，都必须从这二十个字入手。所

以诗歌的艺术分析第一步就是语言分析。如果从语言学的角度给

诗歌下一个定义，不妨说诗歌是语言的变形，它离开了口语和一般

的书面语言，成为一种特异的语言形式。如果一个人平时总是用诗

的语言来讲话，别人一定会感到奇怪或可笑，因为不合乎日常交际

使用语言的习惯。诗歌另有一套属于诗歌王国的语言，那是对日常

交际使用的语言加以改造使之变了形的。诗歌既遵循语言规范，又

时时欲超出这规范，或者说自有其超常的规范。读者也已习惯用超

常的眼光去读诗，心理上有了相应的准备。所以在其他文体里不允

许出现的句子，却可以成为诗中之佳句。

    中国诗歌对语言的变形，在语音方面是建立格律以造成音乐

美，在用词、造句方面表现为:改变词性、颠倒词序、省略句子成分

等等。各种变形都打破了人们所习惯的语言常规，取得新、巧、奇、

警的效果，增加了语言的容量和弹性，取得多义的效果，强化了语

言的启示性，取得写意传神的效果。语言形式的变幻服从于所追求

的艺术目标，而不是文字的游戏;文字游戏与诗是毫无关系的。

    词语是构建诗句的材料，也是诗歌意象的物质外壳，由语言分

析深入一步就是意象分析。诗歌的艺术分析不能停留在语言的表

层上，得意忘言是诗歌鉴赏的法门。中国诗歌艺术的奥妙，从意象

上可以寻到不少。其一是词语的精炼与意象的密集。中国诗歌多

半是短小的抒情诗，一首诗里词语的数量并不多，蕴涵的意象却相

当丰富，因而诗的感情容量大，启示性强。统观中国诗歌，自然界的

意象占据显著的地位，而且其意蕴不断丰富，这是中国诗歌艺术的

又一奥妙。大自然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诗歌意象的源泉，历

代的诗人们总是努力从中寻觅属于自己的新鲜活泼的意象，来编

织他们的诗句。中国诗歌艺术的发展，从一个侧面看来就是自然景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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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不断意象化的过程。有唐三百年，自然景物意象化的过程十分迅

速，同时诗歌创作也达到了高峰。意象还有一个比喻化、象征化的

过程。比喻化和象征化使意象的蕴涵丰富，是意象成熟的标志;但

也会使意象凝固，而成为意象衰老的标志。唐诗之富于艺术魅力，

原因之一就是多姿多彩的意象层出不穷，这些意象既已成熟尚未

老若，正处在最富有生命力的时候。中国诗歌艺术的另一个奥妙在

于意象组合的灵活性。在这方面，汉语语法的特点给诗人以极大的

方便。汉语句子的组织常常靠意合而不靠形合，中国诗歌充分利用

了这个特点，连词、介词往往省略。词和词，句和句，几乎不需要任
何中介而直接组合在一起。这不仅增加了意象的密度，而且增强了

多义的效果，使诗更含蓄，更有跳跃性，从而给读者留下更多想象

补充进行再创造的余地。没有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不受时、数、

性、格的限制，也是汉语的一个特点。诗人可以灵活地处理和表现

意象的时空关系、主宾关系，不粘不滞，自由地挥洒笔墨，使诗歌的

含义带有更大的弹性。

    由语言和意象的研究再进一步就是意境和风格的研究。词语

的组合构成诗篇，意象的组合构成意境，境生于象而超乎象。意境

研究是中国诗歌艺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揭示意境的形成，既可

看到诗人的构思过程，又可窥察读者的鉴赏心理。诗歌的意境和诗

人的风格也有密切的关系，诗中经常出现某一种意境，就会形成与

之相应的某一种风格。诗歌艺术研究的最高层次就是风格研究。对

诗人风格的描述，只能是一种近似值，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存在一

定的差异是很自然的。风格即是人。风格研究已经脱离单纯的艺

术分析，而深入到人格的领域，是对诗人所作的总体把握。这又回

到了本文开头所说的中国人把握诗歌艺术的传统习惯上去了，不

过这是经过分析之后所得到的总体认识。

    诗歌的艺术理论、艺术分析、艺术鉴赏，单从诗歌本身入手，就



4 自 序

诗论诗，难以得其三昧。诗歌艺术和哲学、宗教、绘画、音乐有密切

关系。诗的思维离哲学思维是很远的，但又是很近的。中国的玄学

和禅学感知世界与人生的那种特殊方式，同诗人们感知世界与人

生的方式有一些相通之处。从玄学和禅学的角度去揭示诗歌艺术

的规律，是一条可行之路。诗是有声画，画是无声诗。中国古代的
绘画理论和绘画实践是研究诗歌艺术极好的参考。诗歌和音乐像

一对孪生的姊妹，是从同一个母体中分离出来的。诗乐的分家固然

是必然趋势，但诗的音乐美始终是它区别于其他文学体裁的一个

重要标志。中国诗歌艺术研究，既深入到言、意、象、境和风格的范

畴，又旁涉哲学、宗教、绘画、音乐等领域，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上遂

能充分展示中国诗歌艺术的完美与晶莹。

    本书所论各题既有相对的独立性，又有内在的联系，大都作为

单篇论文在报刊上发表过。这次汇集成书又作了一些文字上的增

删、修改，也有两篇合并为一篇的。至于观点一仍其旧。上编的内

容属于中国诗歌艺术理论的范围，以言、意、象、境为核心。在总结

中国诗歌艺术经验的基础上，广泛采撷前人的研究成果，试着构成

一种系统的认识。下编的内容属于中国诗歌艺术史的范围，论述了

屈原、陶渊明、谢灵运、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李贺、温庭绮、韦

庄、苏轼、周邦彦、陆游等十三位诗人的艺术特色、艺术风格、艺术

成就。力求将诗人的人格与风格，诗歌主张与诗歌成就，艺术渊源

与艺术创新，互相沟通起来论述。把他们放到当时的文化背景上去

观察，着眼于他们的艺术个性，以及他们在诗歌史上的地位。诗歌
理论的探索与诗人之艺术的具体研究互相印证，更便于说明我的

想法。

    因为本书涉及的领域比较广，评论的诗人也比较多，所以常有

力不从心之感。谈论诗歌艺术，不落言签无以与人交流，一落言签

则又难免失去一些什么。在言与不言之间、畅言与寡言之间，欲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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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出路而保持洒脱的气度，真是一个难题。既已选了这个难题只

好坚持做下去，终于撰成此书。谨将它奉献给读者，并期待着批评

和指教。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日于畅春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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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诗歌的多义性

    关于文学作品的多义性，刘赫在《文心雕龙》里已经谈到了。

《文心雕龙·隐秀篇》说:“隐以复意为工。”又说:“隐也者，文外之

重旨者也。’，①他所说的“复意”、“重旨”，就是我在这里所说的多义

性。然而，刘册并没有专门论述诗歌的多义性问题，更没有把多义

性作为诗歌艺术的一个独立范畴来看待。此后，在中国古代的诗歌

批评著作中，也偶尔有涉及多义性的，如皎然《诗式》所谓“两重

意’，②，但都没有从理论上对多义性进行深入的探讨。

    在西方，对诗的多义性也有人谈到过。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

所讲的“双意复言名词”以及“三义”词、“四义”词③，就是一个与多

义性有关的间题。但丁在《致斯加拉大亲王书》中曾谈到诗有字面
的、寓言的、哲理的、秘奥的四种意义。其《神曲》也“具有多种意

义”，“通过文字得到的是一种意义，而通过文字所表示的事物本身

所得到的则是另一种意义。头一种意义可以叫做字面的意义，而第

二种意义则可称为譬喻的、或者神秘的意义’}.。这实际上也是一

个多义性问题。不过，对多义性的深入研究，却是二十世纪以后随

着语义学的建立而开展起来的。据美国哲学家查尔斯 ·莫里斯

(Charles Morris)在一九三八年出版的《符号理论基础》一书，语义

学是符号学的三个分支之一，研究语言符号和它所指的对象之间

的关系(其他两个分支是:句法学，研究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语

用学，研究符号与其使用者之间的关系)。符号学认为，许多理论问

题都可以通过分析、研究表达这些理论所使用的语言符号，而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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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或说明。有人用符号学的理论来研究诗歌，把诗歌也看作是一
种符号，叫“复符号”。这种“复符号”所投射出来的语意，只是它所

包含的意义的一部分。这就涉及诗歌多义性的问题了。英国著名

文学批评家、语言学家理查兹(( I. A. Richards)的学生恩普逊

(W}lham Empson)，在一九三O年出版了一部书，书名叫《意义暖
昧的七种类型;(Seven Types of Ambzguzty)。它的主旨是说明，为

什么对同一首诗的意义会有不同的理解。恩普逊从作者方面、读者
方面以及作者和读者两方面，找出七条原因，归纳为七种类型，举

了许多诗例加以具体分析。这部著作曾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朱

自清先生写过一篇题为《诗多义举例》的文章⑥，就是用恩普逊的
方法分析了四首中国旧诗。这四首诗是《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

行)，陶渊明《饮酒))(结庐在人境)，杜甫《秋兴》(昆明池水汉时功)，

黄庭坚《登快阁》。这是关于中国古典诗歌多义性的一篇专论。可

惜朱先生自己对这个间题没有继续深入地研究，学术界对这个问

题也没有重视，以致到今天我们在这方面仍无进展。

    中国古典诗歌的多义性是值得认真研究的。这项研究是文学
史、文艺理论、训话学、语义学共同的课题。文学既然是语言的艺

术，诗歌又是语言最精粹的一种文学体裁，那么，研究诗歌特别是

研究诗歌艺术，自然离不开诗歌语言的研究，离不开语义的研究。

从语义学的角度研究诗歌艺术，无疑是一条途径。但是，决不能用

语义分析代替对于诗歌艺术规律的探讨。恩普逊从语义学的角度

研究诗歌里的暖昧语、含糊语，固然有其价值，但这并不等于诗歌

艺术的研究。所谓多义并不是暖昧和含糊，而是丰富和含蓄。这是

必须加以说明的。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多义性，要从中国古典诗歌
的实际出发，把基础建立在对大量作品的具体分析上，要科学地总

结古代关于这个间题的论述，借鉴国外的语义学成果，以建立我们

民族的诗歌美学语义学理论。



中国古典诗歌的多义性

    诗歌的多义性与词汇学上所谓词的多义性有相通的地方，诗

歌可以借助词的多义性以取得多义的效果，然而它们并不是一回

事。

    按照词汇学的解释，词义是客观事物或现象在人们意识中的

概括的反映，是由使用这种语言的群体在使用过程中约定俗成的。

由于语言中词的数量有限，不可能一对一地表示复杂的客观事物

和现象，所以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多义词。然而，不管一个词有多少

种意义，这些意义都是确定的，可以在词典里一一注明。而且这些

意义都是社会性的，为社会所公认的。诗的多义性与词汇学上所说

的词的这种多义性不同。诗人不仅要运用词语本身的各种意义来

抒情状物，还要艺术地驱使词语以构成意象和意境，在读者头脑中

唤起种种想象和联想，激起种种感情的波澜。诗人写诗的时候往往

运用艺术的手法，部分地强调着或改变着词语的意义，赋予它们以

诗的情趣，使一个本来具有公认的、确定的意义的词语，带上复杂

的意味和诗人主观的色彩。而读者在读诗的时候，他们的想象、联

想和情感，以及呈现在他们脑海里的形象，虽然离不开词义所规定

的范围，却又因人因时而有所差异。生活经验、思想境界、心理气质

和文艺修养互不相同的读者，对同一句诗或一句诗中同一词语的
意义，可以有不同的体会。同一个读者在不同的时候读同一首诗，

体会也不完全一样。可见，诗歌的多义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性和不

确定性。一首含义丰富的诗歌，好像一颗多面体的宝石，从不同的

角度可以看到光的不同折射和色的不同组合。

    另外，在词汇学里讲词的多义性，是把同一个词在不同语言环

境中的不同意义加以总结，指出它的本义和引申义。如果孤立地

看，一个多义词固然有多种意义，但在具体运用的时候，一般说来，

一次却只用其一种意义，歧义是一般情况下使用语言时需要特别

避忌的毛病。但是在诗歌里，恰恰要避免词义的单一化，总是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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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地使词语带上多种意义，以造成广泛的联想，取得多义的效果。

中国古典诗歌的耐人寻味，就在于这种复合的作用。“诗无达话”这

句话，如果理解为诗是不能解释的，那么这句话当然是错误的。如

果从诗的多义性上理解，这句话倒也不无道理。由于中国古典诗歌
具有多义性，读诗的时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们有不同的体会

和理解，这是很自然的。

    为了进一步阐明中国古典诗歌的多义性，我在这里提出两个

新的概念:宣示义和启示义。宣示义是诗歌借助语言明确传达给读

者的意义;启示义是诗歌以它的语言和意象启示给读者的意义。宣

示义，一是一，二是二，没有半点含糊;启示义，诗人自己未必十分

明确，读者的理解未必完全相同，允许有一定范围的差异。宜示义，

是一切日常的口语和书面语言共有的，启示义，在文学作品中特别
是诗歌作品中更丰富。所谓诗的多义性，就是说诗歌除了宜示义之

外，还具有种种启示义。一首诗艺术上的优劣，在一定程度上取决

于启示义的有无。一个读者欣赏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

于对启示义的体会能力。
    关于中国古典诗歌的启示义，我大致分为以下五类:双关义、

情韵义、象征义、深层义、言外义。这五类启示义，以它们依赖宜示

义的程度，构成一个系列。双关义与宜示义关系最密切，双关义的

两个意义之中的一个就属于宣示义。情韵义是附着在宜示义之上

的各种诗的感情和韵味，它不能离开宣示义单独存在。象征义，有

的附着在词语的宣示义上，有的在整句诗或整首诗之中。深层义可

以含蓄在词语之中，但多半含蓄在全句或全篇之中。言外义既不在

词语之中，也不在句子之中，而是在字句的空档里，即所谓字里行
间的“行间”。它虽然并未诉诸语言，但读者可以运用自己的联想和

想象去加以补充。



中国古典诗歌的多义性

双 关 义

    在一般场合下，使用语言的时候，一个词只传达一种意义，而

排斥它的其他意义，以避免发生歧义。而双关却是让两个意义并

存，读者无法排斥掉其中任何一个。

    双关义可以借助多义词造成。例如，“远”有两种意义.远近的

“远”，表示空间的距离长;久远的“远”，表示时间的距离长。《古诗

十九首》中“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的“远”字，就可以作这两种

不同的解释，或者两方面的意思都有。关于这个“远”字的双关义，
朱自清先生在《诗多义举例》里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又如贺知章的

《咏柳》:“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

月春风似剪刀。”前两句用碧玉形容柳树，一树绿柳高高地站在那

儿，好像是用碧玉妆饰而成的。碧玉的比喻显出柳树的鲜嫩新翠，

那一片片细叶仿佛带着玉石的光泽。这是碧玉的第一个意思。碧

玉还有另一个意思，南朝宋代汝南王小妾名叫碧玉，乐府吴声歌曲

有《碧玉歌》，歌中有“碧玉小家女”之句，后世遂以“小家碧玉”指小

户人家出身的年轻美貌的女子。“碧玉妆成一树高”，可以想象那袅

娜多姿的柳树，宛如凝妆而立的碧玉。这是碧玉的第二个意思。碧

玉这个词本来就有这两种意思，而在这首诗里两方面的意思似乎

都有，这就造成了多义的效果。又如，“虚室”这个词，陶渊明在《归

园田居》里两次用到它:“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白日掩荆扉，

虚室绝尘想。”前一个“虚室”与“户庭”对举，后一个“虚室”与“荆

扉”连用，可以理解为虚空闲静的居室。然而，“虚室”又见于《庄

子·人间世)).“瞻彼闽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陆德明《经典释

文》引司马彪语:“室比喻心，心能空虚，则纯白独生也。”陶渊明所

说的“虚室”又是用《庄子》的典故，指自己的内心而言。在陶诗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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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意思都有，造成多义性。

    双关义还可以借助同音词造成，南朝民歌里有大量这类例子，

如以莲花的“莲”双关爱怜的“怜”，以丝绸的“丝”双关思念的“思”。

刘禹锡的《竹枝词》:“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

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以阴晴的“晴”双关爱情的“情”，也属于

这一类。

    双关义在诗的多义性里是最简单的一种，无须赘述了。

情 韵 义

    中国古典诗歌的语言，经过无数诗人的提炼、加工和创造，拥

有众多的诗意盎然的词语。这些词语除了本身原来的意义之外，还

带着使之诗化的各种感情和韵味。这种种感情和韵味，我称之为情

韵义。情韵义是对宣示义的修饰。

    词语的情韵是由于这些词语在诗中多次运用而附着上去的。

凡是熟悉古典诗歌的读者，一见到这类词语，就会联想起一连串有

关的诗句。这些诗句连同它们各自的感情和韵味一起浮现出来，使

词语的意义变得丰富起来。而这种种丰富的情韵义，往往难以用训

话的方法予以解释，也是一般词典中难以包括的。

    例如“白日”，除了指太阳以外还带着一种特殊的情韵。曹植说

“惊风飘白日，’(《签模引》);左思说“皓天舒白日”(((咏史》其五);鲍

照说“白日正中时，天下共明光”(《学刘公斡体》其五);李商隐说

“白日当天三月半”(((无题)})。“白日”这个词有一种光芒万丈的气

象，用白形容太阳的光亮，给人以灿烂辉煌的联想。盛唐诗人王之

涣《登鹤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

楼。”一开头的“白日”二字和诗里那种乐观向上的精神正相吻合。

这首诗所写的景色是日落黄昏时的景色，但丝毫也没有黄昏时分


